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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我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家在河北沧州，是沧州大化的工程师。她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她曾看过一遍《转法轮》，但没有走入修炼。因工作中过于拼搏，2008年夏，50多岁的她突然心梗休克。


被抢救过来后，在沧州医院值班的老医生说，得马上动手术，安两个支架。在她之前有两个患者都比她轻，手术中却都去世了。这时同学的亲人、朋友都来看她，她感觉就象要与亲人永别似的。进手术室时她突然想起了我，但来不及见我，她的泪水涌出。家人见此状急忙问她还有什么事吗？她说没有，随即把身上的单子往脸上一蒙，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六千三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排出的“法轮图形”及“法轮常转”四字图像震撼了中国大陆游客。许多人透过在主场周边排列的真相照片展，更深入地了解了法轮功的美好，以及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不少中国人把握良机，请法轮功学员帮忙办理三退（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


张女士说她从中国大陆移民美国已有三十年，她表示在旧金山就已知道法轮功被迫害和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感叹法轮功在中国大陆传出，如今却饱受打压迫害。张女士说她有几位朋友在修炼法轮功，自我要求很高，人非常好。她强调，世界和人类还是要有一些精神文明才叫人类，但是中国大陆的精神文明因为共产党的破坏跟打压而荡然无存，大家向钱看，经济起飞，但是道德败坏。今天来到台湾看到法轮功可以这么自由地学炼，相较之下，觉得在台湾是很幸福的。











上图：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天气晴朗清爽。六千三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排出“法轮图形”及“法轮常转”四字图像。殊胜庄严而又祥和的场面吸引着中外游客和台湾民众驻足聚焦，并纷纷拿起相机拍摄这难得的珍贵画面。





用海外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不能为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www.minghui.org。


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软件，更方便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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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移民：在台湾能自由炼功，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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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64岁的苗族女法轮功学员彭泽兰，修大法身心受益，却遭中共残酷迫害。2015年9月，彭泽兰向最高检察院邮递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要求对江泽民的犯罪行为进行清查，将罪犯绳之以法。以下是彭泽兰陈述的事实及理由部分：


1．修大法使我身心健康


我炼法轮功前有许多病，如产后寒、妇科病，气管炎、神经衰弱、肩周炎、偏头痛、心官能症，鼻窦炎，便秘，泌感，胃寒，胃下垂，牙痛，耳鸣等诸多病症，长期看病吃药没一样见好，加上婚姻不顺，家庭出现变故，使我活得很苦很累，身上的病痛和精神上的压力超出了我的承受力，感到生不如死，常有轻生的念头。


后来幸遇朋友介绍，我修炼了法轮功，在生活中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 标准要求自己，遇事向内找，替别人着想，购物什么的宁愿自己吃亏，也不可多拿一分，别人可以对我不公，我不能对别人不好。这样我心灵净化的同时身体也净化了，只几个月时间，我就无病一身轻，有使不完的劲，家里家外一切事务我全担。由于身心健康后，家庭经济自然也就宽裕了，身体好真是一笔财富，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和快乐。


可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7月对法轮功发起了残酷的迫害，我因此被绑架、关押、劳教，受尽非人折磨， 给我及家人带来很大的痛苦。


2.讲真相被绑架、关押、送劳教，受尽非人折磨。


2002年9月19日，我被贵阳市威清路派出所绑架，并抄家拿走我的所有大法书籍和讲法带，光盘，还有真相资料及我的照片后，将我关在云岩区看守所两个月转拘留所后非法劳教三年；


2007年7月27日，我被头桥派出所绑架拘留15天后被非法劳教一年。这期间我遭受到非人的迫害。


肉体迫害


2008年间，把我非法送到劳教





受尽非人折磨 贵阳市彭泽兰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来自辽宁的张先生全家第二次来台湾自由行，看到法轮功学员排字表示很兴奋，表示这个排字他以前在大陆也看过。他说知道法轮功很好但没机缘炼。张先生在真相展板前关切地细问：“这么多（中共）高官被抓是真的吗？江泽民被告是不是真的？”他说看到中共高官难逃法网，觉得真是恶有恶报。张先生对着排字主场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大法好！”并说：“已经是第八天了，要不是明天得回去，我还真想留在这边，我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善良的人，希望有一天大陆也都能象这样自由炼功，祝福你们成功。”他依依不舍地让太太帮他以排字画面和真相展板为背景，拍照留念。


从北京来台出差的梁医生及杨医生赞叹排字场面盛大，令人备感舒服，心生敬仰之情。听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他们非常震惊，杨医生表示：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怎会有活摘器官这样离谱的事情发生！？














所后，一进去面壁几小时，后把我带


到厕所里脱光衣服做所谓的“安检”对我进行羞辱，接着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以后每天由那些打砸抢、吸毒贩毒的犯人包夹，24小时轮班对我看管着。因为我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劳教所的警察就逼迫包夹整治我，每天罚我“站立”，不准睡觉和休息，吃饭都不准坐下只能蹲着，还限制时间十分钟吃完，碗都不得洗，接着“站立”，我每天的活动范围基本上不能超出30平方厘米的地砖，双手向下垂直，同时用力紧紧贴着身子，眼睛平视前方看着墙壁，不得有丝毫晃动，包夹坐在一旁看守，并时不时的突然扯一下我的手，如果我的手稍微放松了点，被扯开了就对我又是打又是骂，骂得不堪入耳，有时发现我身体有点摇晃，或眼皮下垂就对我拳打脚踢，或用她们手上的物件“生产产品”朝我头部、眼睛等处狠狠的砸过来。罚我“站”的手段不断番新，其中还有要我“站僵尸”（是她们叫的），双肢靠拢，两腿紧贴，两手抬起跟肩平齐，两眼平视前方“站立”，时间长了疼痛难忍，就是不让我放下手稍微休息，要等她们换班了才放下几分钟，人还没有清醒，气都还没有喘过来又接着别的手段“站立”，甚至要我双腿分开或“一”字形，屁股要落地，痛得我撕心人裂肺做不了，她们就对我拳脚相加，我说：你们这样对待善良，你们没有好处，她们就拿来擦地布企图塞我的嘴。


天天这样被罚“站”，我的腿、脚、手肿得很大，手指都是分开的，脚底板的老皮都被站得干死，整块整块的裂开脱落，大面积露出里面鲜红的肉火辣辣的疼痛，她们包夹中有点善良的看到我这样了才准许我在天快亮时睡一个小时的觉。


生理、生活卫生上迫害


我洗漱上厕所必须经包夹申请，干部批准。除了早晚上厕所各一次外，其它时间上厕所都是等到大小便























一声“法轮大法好！”朋友起死回生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赋幸福平安

















忍不住了，万分痛苦时，包夹才去申


请，对我生理造成很大的摧残；吃饭的碗筷长时间得不到洗，吃完了放在门边的地上，任凭灰尘和苍蝇蚊虫沾


满。洗澡洗衣服更是难上加难，天冷


天热穿着的就是身上原来的那一套，家人送去的衣物扣着不给，内裤长时间变色并结壳了，擦伤肌肉都不允许换洗，一身汗水干了流，流了干，衣


服被汗水积垢得沉甸甸的，味儿奇臭，身体奇痒。


精神迫害


劳教所强迫我看污蔑大法的书及录象，然后逼我写所谓的“认识”，我不写就她们就加倍的迫害，她们恶狠狠的对着我脸指着鼻子说，不写可以，这是你的选择，但你求生不能，欲死无门……负责逼迫我“转化”的一位管干满口黄腔，训斥我：“把你送到北大荒无人烟的地方去，扔在那里自生自灭，这可不是吓虎你，这是上面给我们这个权力，只要一个电话。或者永远关在劳教所里受这种生不如死的生活，还要开除你儿子的工作……”


我的儿子从小到大品学兼优，是从来不让父母操心的乖孩子。我被迫害后，他受到很大的打击，会了抽烟喝酒，一想到妈妈就泪流满面，就去喝闷酒，酒量越来越大，脾气也变得粗暴了。同时在工作中，无论他怎么积极肯干，能力怎么强，就因为妈妈炼法轮功使他得不到提升。


我被非法劳教释放回家后，又在社区居委会监控下生活，管段民警曾几次上门骚扰，2014年4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送小孙儿上托儿所，他们都跟踪我，两男一胖一瘦，50岁左右，若别人不告诉我一点也不知道；管段民警还叫在宿舍值班的门卫看管我，不告诉他们我是炼法轮功的，却污蔑我是“坏女人”，他们正邪不辩，善恶不分。就在2015年上半年来，社区，居委会、片警等就上门骚扰我两次，一直使我没有完全得到人身自由。◇





























这一喊，连接她的心脏的仪器上展现出堵塞的两个血管都通了，心脏没病了！


那位负责给她做手术的北京老医生惊奇地说：“怎么会这样？我行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这种事，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不可思议！太神奇了！”


就这样，她得救了。


事后她在电话上边哭边向我讲述此事，并说是我救了她，说谢谢我。我告诉她：“这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你，你谢我师父吧！”她说：“谢谢师父救我！”


我这位朋友和她父母、姊妹四个早在两年前就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明白大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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